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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紀
念
二
戰
結
束
七
十
周
年
，
讓
人
陷
入
對
戰
爭

成
因
的
哲
學
思
考
。
一
位
史
學
家
說
過
：
和
平
只

是
戰
爭
的
間
歇
。
那
到
底
人
是
性
善
？
還
是
性

惡
？
基
督
教
教
義
認
為
，
人
生
來
有﹁
原
罪﹂
，

故
要
終
生
懺
悔
和
贖
罪
；
中
國
人
認
為﹁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
後
天
之
惡
可
通
過
教
化
而
改
變
。
我
認

同
戰
爭
是
人
類﹁
原
罪
說﹂
，
它
顯
然
更
接
近
事
實
。

今
年
，
國
內
外
發
表
了
大
量
關
於
二
戰
的
回
憶
文
章
。

不
久
前
，
我
讀
了
哈
薩
克
斯
坦
著
名
漢
學
家
克
拉
拉
．
哈

菲
佐
娃
教
授
寫
的
一
篇
論
文
，
感
慨
之
餘
，
對
戰
爭
的
殘

酷
性
和
戰
爭
中
知
識
分
子
的
命
運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感
悟
。

克
拉
拉
教
授
寫
道
，
阿
列
克
謝
耶
夫
院
士
是
享
譽
世

界
的﹁
蘇
聯
漢
學
家
第
一
人﹂
，
當
德
國
軍
隊
兵
臨
莫

斯
科
城
下
時
，
他
不
得
不
與
成
千
上
萬
的
婦
孺
老
弱
和

工
廠
一
道
，
撤
退
到﹁
大
後
方﹂
哈
薩
克
斯
坦
。
當

時
，
能
保
住
一
條
性
命
就
算
不
錯
了
。
院
士
被
告
知
，

撤
退
的
人
眾
多
，
他
隨
身
只
可
帶
兩
本
書
，
他
只
好
從

汗
牛
充
棟
的
書
齋
中
挑
選
出
兩
本
書
，
一
本
是
︽
唐
詩

選
集
︾
，
一
本
是
︽
辭
源
︾
，
均
為
中
文
本
。
這
兩
本

書
一
直
如
影
相
隨
，
使
院
士
一
直
保
持
着
高
超
的
學
術

水
準
，
戰
爭
一
結
束
便
寫
出
大
量
學
術
專
著
。

克
拉
拉
教
授
深
情
地
寫
道
：﹁
生
死
關
頭
，
並
非

每
個
逃
亡
的
學
者
都
會
想
到
要
多
帶
幾
本
書
，
很
可

能
會
選
擇
多
帶
幾
件
生
活
必
需
品
吧
！﹂
這
段
話
深

深
地
觸
動
了
我
，
使
我
對
蘇
聯
知
識
分
子
原
有
的
敬
重
變
得
更

加
強
烈
。
難
怪
俄
國
能
出
現
托
爾
斯
泰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和
肖

斯
塔
科
維
奇
等
大
藝
術
家
了
。
也
許
自
己
是
漢
學
家
，
克
拉
拉

教
授
對
戰
爭
中
漢
學
家
和
知
識
分
子
的
命
運
傾
注
了
太
多
的
感

情
。
她
還
提
到
另
一
位
蘇
聯
漢
學
家
屈
納
。
屈
納
精
通
漢
語
、

滿
語
和
朝
鮮
語
，
撤
退
的
地
方
是
哈
薩
克
加
盟
共
和
國
首
府
阿
拉

木
圖
，
那
裡
有
大
學
、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和
檔
案
文
獻
館
，
條
件

要
好
一
些
。
在
戰
爭
的
艱
苦
環
境
下
，
屈
納
首
次
系
統
研
究
了
哈

薩
克
中
央
檔
案
館
珍
藏
的
滿
語
檔
案
，
留
下
大
量
研
究
成
果
。
而

這
裡
珍
貴
的
滿
語
檔
案
至
今
無
人
能
識
，
克
拉
拉
希
望
兩
岸
三
地

的
學
者
能
關
注
這
批
寶
貝
，
繼
續
屈
納
未
竟
的
事
業
。

戰
爭
雖
然
殘
酷
無
情
，
卻
能
塑
造
堅
強
的
靈
魂
。
中
國
音
樂

大
師
冼
星
海
便
是
代
表
之
一
。
二
戰
爆
發
時
，
他
正
在
莫
斯
科

創
作
一
部
電
影
的
插
曲
，
也
被
緊
急
疏
散
到
阿
拉
木
圖
。
雖
然

拿
着﹁
共
產
國
際﹂
的
介
紹
信
，
但
他
只
能
流
落
街
頭
，
最
後

被
一
名
當
地
好
心
的
哈
薩
克
音
樂
家
收
留
。
每
天
只
有
一
百
五

十
克
麵
包
供
應
，
但
冼
星
海
忍
飢
挨
餓
，
經
常
深
入
草
原
牧

區
，
創
作
出
歌
頌
哈
薩
克
民
族
英
雄
阿
曼
蓋
爾
德
的
大
型
交
響

音
樂
作
品
，
譜
寫
了
中
哈
人
民
友
誼
的
光
輝
一
頁
。

克
拉
拉
教
授
的
論
文
也
讓
我
想
起
了
抗
戰
中
的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
七
十
多
年
前
，
在
山
河
破
碎
的
時
刻
，
作
家
老
舍
在﹁
陪

都﹂
重
慶
一
間
蚊
蟲
橫
行
、
擁
擠
不
堪
的
斗
室
裡
，
創
作
了
中
國

最
偉
大
的
抗
戰
史
詩
作
品
︽
四
世
同
堂
︾
。
西
南
聯
大
的
師
生
徒

步
上
千
公
里
，
翻
山
越
嶺
走
到
四
川
成
都
，
在
難
以
想
像
的
困
難

條
件
下
堅
持
學
習
，
一
大
批
學
生
成
為
國
家
的
棟
樑
之
才
。

在﹁
九
三﹂
大
閱
兵
的
方
陣
中
，
哈
薩
克
軍
隊
的
雄
姿
十
分

醒
目
。
在
蘇
聯
偉
大
衛
國
戰
爭
中
，
哈
薩
克
等
中
亞
國
家
接
納

了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俄
羅
斯
、
烏
克
蘭
和
白
俄
羅
斯
等
前
線
地
區

居
民
，
成
為
戰
勝
德
國
法
西
斯
的
可
靠﹁
大
後
方﹂
。
天
安
門

閱
兵
中
的
獨
聯
體
國
家
方
陣
最
為
耀
眼
，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前
蘇

聯
的
兒
女
，
雖
然
今
天
分
家
了
，
但
戰
爭
的
記
憶
並
沒
有
忘

卻
，
愛
國
主
義
依
然
是
他
們
戰
無
不
勝
的
武
器
。

戰
爭
中
沒
有
女
人
，
更
沒
有
知
識
分
子
，
許
多
蘇
聯
科
學
家

和
藝
術
家
最
終
拿
起
武
器
走
向
戰
場
。
希
望
知
識
分
子
今
後
不

必
重
複
阿
列
克
謝
耶
夫
、
屈
納
和
冼
星
海
的
命
運
；
希
望
戰
爭

最
終
成
為
和
平
的
間
歇
！

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兩本書

長
江
後
浪
推
前
浪
，
香
港
各
黨
派
正
準
備

尋
找
年
輕
接
班
人
交
棒
。
英
國
一
名
二
十
歲

的
女
大
學
生
梅
麗
布
萊
克
︵M

hairi
Black)

，
是
英
國
三
百
五
十
年
來
最
年
輕
的
國

會
議
員
。
今
年
五
月
英
國
大
選
，
布
萊
克
代

表
蘇
格
蘭
民
族
黨
出
戰
，
結
果
，
打
敗
了
四
十
七

歲
的
影
子
外
交
大
臣
、
工
黨
競
選
策
略
顧
問
亞
歷

山
大
。

最
近
，
布
萊
克
發
表
當
選
後
首
次
演
講
，
影
片

放
上
網
，
竟
然
得
到
一
千
一
百
萬
個
點
擊
，
給
她

﹁like

﹂
的
粉
絲
如
排
山
倒
海
。
布
萊
克
口
齒
伶

俐
，
思
想
敏
銳
，
而
且
激
情
。
她
和
時
下
的
年
輕

人
一
樣
，
說
到
衝
動
之
處
，
禁
不
住﹁
爆﹂
粗

口
。
幸
好
，
沒
有
人
怪
罪
她
會
教
壞
細
佬
哥
。

誰
會
指
責
布
萊
克
呢
？
她
是
年
輕
人
的
典
範
。

為
人
父
母
者
，
但
願
自
己
的
子
女
能
學
習
布
萊

克
。
她
在
格
拉
斯
哥
大
學
主
修
政
治
與
公
共
政
策
，
剛
剛
畢

業
。
今
年
五
月
，
她
一
方
面
要
應
付
大
選
，
一
方
面
要
準
備

六
月
份
的
畢
業
考
試
。
作
為
高
材
生
，
她
應
付
自
如
。

布
萊
克
是
天
生
的
政
治
人
才
。
孩
童
時
，
她
拿
着
棒
棒

糖
，
參
加
了
反
伊
拉
克
戰
爭
示
威
。
今
天﹁
貴﹂
為
國
會
議

員
，
她
計
劃﹁
天
翻
地
覆﹂
地
改
革
國
會
議
事
。

布
萊
克
譴
責
國
會
裡
的
一
些
傳
統
作
風
怪
誕
荒
唐
。
例

如
，
國
會
禁
止
議
員
在
議
院
裡
鼓
掌
，﹁
但
是
，
為
什
麼
又

准
許
那
些
議
員
，
像
驢
子
一
樣
發
出
刺
耳
大
笑
？﹂
她
問
。

鼓
掌
，
是
正
常
人
的
正
常
感
情
反
應
，
就
像
開
懷
大
笑
，
不

能
禁
止
。
布
萊
克
強
調
。

英
國
國
會
設
施
落
後
，
思
想
保
守
加
上
垂
垂
老
矣
的
議
員
又

不
願
意
改
革
，
在
今
天
資
訊
科
技
發
達
年
代
，
每
逢
議
員
進
行

投
票
表
決
時
，
他
們
就
在
走
廊
排
長
龍
，
一
個
一
個
慢
吞
吞
地

用
人
手
投
票
。﹁
他
們
像
豬
一
樣
愚
蠢
。
其
他
國
家
的
議
員
早

已
用
電
子
按
鈕
投
票
啦
。﹂
布
萊
克
說
。

國
會
需
要
現
代
化
，
還
是
保
留
現
狀
，
做
一
個
專
門
收
藏
古

董
的﹁
博
物
館﹂
？﹁
要
他
們
下
決
定
？
很
難
了
。
哈
哈
。﹂

布
萊
克
看
起
來
很
狂
妄
，
但
是
，
自
古
英
雄
出
少
年
。

英雄出少年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管
理
人
都
愛
講
承
傳
，
理
論
很
多
。
我
倒
認
為

重
看
神
劇
，
是
承
傳
香
港
文
化
的
好
方
法
。

最
近
重
播
完
的
︽
誓
不
低
頭
︾
，
是
無
綫
一

九
八
八
年
劇
集
，
我
當
年
沒
看
，
而
今
次
有
興

趣
在
網
上
追
看
，
是
因
為
發
現
有
鄭
君
綿
，
演

曾
江
的
舅
父
，
也
是
後
來
曾
江
滅
門
血
案
的
頭
號
受

害
人
、
發
記
飯
店
的
東
主
。
對
我
們
這
些
看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港
產
粵
語
片
長
大
、
又
記
得
︽
歡
樂
今

宵
︾
這
節
目
的
人
，
鄭
君
綿
絕
對
是
把
香
港
的
五
十

年
代
連
接
到
七
十
年
代
的
藝
人
。
印
象
中
他
很
少
拍

電
視
劇
，
而
且
今
次
演
的
不
是
︽
民
間
傳
奇
︾
之

類
，
而
是
對
今
日
香
港
還
有
現
實
意
義
的
戲
，
看
着

有
點
感
動
。

難
得
的
是
劇
情
一
路
發
展
，
上
一
代
藝
人
也
陸
續
出

場
，
戲
多
戲
少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留
下
身
影
，
比
如

老
牌
甘
草
黃
新
和
黎
少
芳
，
就
把
李
國
麟
演
的
律
師﹁
屈﹂
到
除

牌
；
陳
立
品
演
鄭
少
秋
從
鄉
下
出
來
的
慈
祥
老
母
，
入
型
入
格
，

而
陳
惠
瑜
演
陳
秀
珠
的
勢
利
阿
媽
，
雖
很
快
就
給
曾
江
斬
死
了
，

也
極
搶
鏡
；
還
有
後
來
替
飛
黃
騰
達
的
曾
江
辯
護
的
律
師
團
，
就

有
劉
紹
銘
、
羅
國
維
、
夏
萍
，
和
最
後
在
法
庭
上
扭
轉
乾
坤
的
重

量
級
老
戲
骨
關
海
山
。
中
間
也
有
幾
段
戲
，
由
漂
亮
的
高
妙
思
和

少
年
嚴
秋
華
擔
綱
，
這
些
好
戲
之
人
，
後
來
可
惜
都
淡
出
影
視

界
。
當
然
胡
楓
也
是
連
接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至
今
的
重
要
人
物
，

但
鄭
君
綿
因
已
不
在
，
有
他
音
影
的
這
劇
也
就
特
別
珍
貴
。

跟
早
期
劇
集
如
︽
狂
潮
︾
不
同
，
在
︽
誓
不
低
頭
︾
面
世
的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末
，
香
港
的﹁
現
代
社
會﹂
已
基
本
成
型
，

社
會
體
制
和
道
德
觀
念
跟
現
在
已
差
不
多
，
所
以
看
起
來
仍
跟

現
實
攸
關
，
節
奏
也
可
以
，
最
重
要
的
是
對
白
耐
聽
，
現
在
香

港
已
拍
不
出
這
種
世
情
劇
。
年
輕
一
代
肯
定
比
我
們
聰
明
，
掌

握
更
多
資
訊
，
但
何
以
他
們
對
這
種
世
情
像
已
了
無
興
趣
？
不

知
是
不
是
像
我
們
小
時
般
，
每
次
阿
媽
開
口
講﹁
香
港
三
年
零

八
個
月
，
那
些﹃
蘿
蔔
頭﹄
日
本
鬼
子
怎
樣
怎
樣﹂
時
，
我
們

都
想
叫
她
收
聲
一
樣
。

其
實
承
傳
並
不
神
秘
，
只
要
給
個
舞
台
讓
不
同
世
代
的
人
互

動
，
就
自
然
發
生
。

誓不低頭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一
位
在
一
家
國
企
擔
任
房
管
科
長
的
余
先
生
，
曾
在
一

個
夏
天
占
得
︽
需
︾
卦
，
向
我
問
及
他
的
前
程
。
我
說
，

︽
需
︾
卦
有
等
待
成
功
之
意
，
但
目
下
子
孫
持
世
，
坎
為

險
，
乾
為
首
，
是
危
險
當
頭
的
意
思
；
故
占
官
不
成
。
待

冬
去
春
來
，
三
陽
開
泰
，
官
爻
健
旺
，
必
有
晉
升
之
機
。

余
先
生
說
：﹁
總
經
理
多
次
要
提
拔
我
，
就
因
董
事
長
的
反
對

一
直
沒
有
成
功
。﹂
我
說
：﹁
卦
象
明
確
提
示
你
，
關
鍵
要
堅

持
等
待
。﹂
不
意
到
了
當
年
冬
天
，
余
先
生
與
董
事
長
的
關
係

進
一
步
惡
化
，
兩
人
大
吵
一
架
後
，
余
先
生
一
怒
之
下
辭
去
了

公
職
。
不
到
半
年
，
董
事
長
因
故
調
離
，
器
重
余
先
生
的
總
經

理
已
經
同
時
兼
任
董
事
長
，
可
余
先
生
的
身
份
已
經
落
在
體
制

之
外
了
，
這
都
是
違
背
了
︽
需
︾
卦
的
等
待
之
道
的
結
果
。

︽
需
︾
卦
專
門
討
論
成
功
前
夕
的
安
心
等
待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有
孚
，
光
亨
，
貞
吉
，
利
涉
大
川
。
正
處
勝
利
在
望
、
大
功

告
成
的
前
夕
，
危
險
依
然
橫
亙
在
前
，
前
進
的
步
伐
必
須
暫
時
止

步
，
這
是
一
種
等
待
勝
利
的
歇
息
，
如
飢
餓
的
農
民
等
待
收
成
，
如
機
場
的

旅
客
等
待
晚
點
的
飛
機
。
空
洞
而
純
粹
的
等
待
是
一
座
令
人
憔
悴
的
牢
籠
。

多
少
人
曾
因
受
不
了
等
待
的
熬
煎
而
鋌
而
走
險
，
生
與
死
、
成
與
敗
居
然
也

會
在
等
待
的
關
頭
形
成
分
野
。
等
待
，
需
要
把
自
己
列
為
危
險
的
監
控
對

象
，
需
要
深
遠
的
洞
見
，
需
要
自
信
而
飄
逸
的
風
度
，
更
需
要
選
擇
安
全
的

位
置
做
快
樂
的
事
情
。
善
於
等
待
的
人
才
有
雅
量
品
享
勝
利
。

初
九
、
需
於
郊
，
利
用
恆
，
無
咎
。
這
是
在
距
離
危
險
最
遠
的
安
全
位

置
等
待
大
局
已
定
的
勝
利
，
如
戀
人
等
待
婚
期
、
農
民
等
待
豐
收
一
樣
，

已
不
需
要
為
加
大
和
提
速
成
功
做
任
何
努
力
了
，
唯
一
要
做
的
就
是
要
等

待
。
不
能
在
等
待
中
憔
悴
，
更
不
能
中
途
放
棄
等
待
，
要
把
等
待
的
日
子

變
成
平
凡
而
充
滿
希
望
的
生
活
。

九
二
、
需
於
沙
，
小
有
言
，
終
吉
。
三
國
時
期
，
在
秋
風
蕭
瑟
的
五
丈

原
，
蜀
、
魏
兩
軍
進
入
了
一
攻
一
守
的
百
日
對
峙
。
諸
葛
亮
多
方
求
戰
不

成
，
便
派
人
給
司
馬
懿
送
去
一
套
女
人
的
服
裝
；
司
馬
懿
忍
無
可
忍
，
只

有
借
助
魏
明
帝
之
令
來
維
持
繼
續
堅
守
避
戰
的
顏
面
。
不
多
久
，
諸
葛
亮

因
積
勞
成
疾
而
留
下
未
捷
身
死
的
遺
恨
，
司
馬
懿
因
善
用
等
待
的
智
慧
而

成
了
歷
史
的
贏
家
。

九
三
、
需
於
泥
，
致
寇
至
。
成
功
前
夕
的
等
待
，
尤
其
是
等
待
那
種
事

先
約
定
的
令
人
分
外
眼
紅
的
重
大
成
功
，
比
創
造
成
功
還
要
困
難
百
倍
的

是
在
等
待
的
過
程
中
保
持
風
平
浪
靜
。
中
國
古
代
宮
廷
中
被
廢
黜
的
太

子
，
無
一
不
是
言
行
不
慎
或
無
力
自
保
而
在
等
待
中
殞
落
。

六
四
、
需
於
血
，
出
自
穴
。
一
對
戀
人
兩
心
已
相
許
，
只
待
婚
期
；
田

野
裡
的
莊
稼
已
抽
穗
，
即
將
成
熟
；
成
功
已
經
不
可
抗
拒
，
唯
一
需
要
增

進
的
就
是
時
間
的
火
候
。
一
切
妄
圖
用
人
力
來
提
速
這
種
自
然
進
程
的
行

為
，
都
是
與
成
功
緣
分
有
限
的
表
現
。

九
五
、
需
於
酒
食
，
貞
吉
。
成
功
之
勢
木
已
成
舟
，
亟
待
正
式
昭
告
天

下
。
這
時
，
完
全
可
以
卸
下
一
身
疲
憊
，
輕
鬆
地
擺
開
筵
席
宴
請
各
方
元

老
和
賢
達
暢
談
懷
抱
，
這
不
僅
能
避
免
成
功
的
消
息
引
致
社
會
過
度
的
震

盪
與
反
彈
，
而
且
還
能
使
成
功
的
結
果
受
到
廣
泛
的
認
可
和
歡
迎
。

上
六
、
入
於
穴
，
有
不
速
之
客
三
人
來
，
敬
之
終
吉
。
終
於
結
束
了
漫

長
的
等
待
歲
月
，
如
釋
重
負
地
邁
進
成
功
的
殿
堂
。
這
時
，
正
如
飢
腸
轆

轆
的
人
好
不
容
易
撲
上
了
一
桌
豐
盛
的
飯
菜
，
門
口
突
然
闖
進
了
三
個
不

邀
而
至
的
不
速
之
客
。
唯
一
的
辦
法
就
是
恭
敬
地
善
待
他
們
。
愈
是
陶
醉

於
幸
福
的
時
刻
，
愈
要
具
備
應
變
機
智
和
寬
仁
心
態
，
這
樣
才
能
使
已
經

到
手
的
成
功
不
至
於
得
而
復
失
。

需卦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在
中
國
人
民
抗
日
戰
爭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70

周
年
紀
念
大
閱
兵
後
，
將
載
譽
訪
美
。
此
行
國
事

訪
問
將
受
世
界
聚
焦
。
最
近
世
界
金
融
市
場
大
波
動
，
中
美
如

何
攜
手
維
穩
將
是
大
眾
所
期
盼
的
。
貨
幣
戰
爭
危
機
是
否
會
一

觸
即
發
，
投
資
者
心
有
忐
忑
。
習
近
平
主
席
訪
美
前
，
本
周
四

受
世
界
所
矚
目
者
是
聯
儲
局
議
息
結
果
。
九
月
是
否
加
息
？
結
果
將

影
響
金
融
市
場
波
濤
洶
湧
。
顯
然
，
大
家
心
中
沒
有
絕
對
的
肯
定
，

以
我
所
見
，
環
顧
當
下
世
界
經
濟
處
於
下
行
狀
態
，
貨
幣
混
戰
令
人

心
徬
徨
。
美
國
縱
有
經
濟
改
善
，
惟
美
國
牽
一
髮
動
全
身
，
此
時
加

息
將
對
新
興
市
場
影
響
甚
大
，
其
實
對
美
國
本
身
也
無
好
處
，
聯
儲

局
應
三
思
而
後
行
。

經
過
一
段
全
球
股
市
下
滑
的
心
驚
膽
顫
現
象
，
上
周
總
算
穩
定
下

來
。
維
穩
功
臣
大
家
公
推
中
國
國
務
院
總
理
李
克
強
。
李
克
強
總
理

在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發
表
演
說
，
理
直
氣
壯
坦
言
，
全
球
經
濟
總
體
偏

弱
，
中
國
人
難
獨
善
其
身
。
中
國
正
處
經
濟
轉
型
期
，
投
資
環
境
難

免
波
動
，
這
是
正
常
現
象
。
中
國
將
實
施
更
積
極
進
出
口
政
策
，
實

施
創
新
創
業
以
穩
經
濟
。﹁
一
帶
一
路﹂
拓
國
際
產
能
合
作
。
李
克

強
總
理
表
示
，
經
濟﹁
四
樑
八
柱﹂
抗
衝
擊
力
強
。
中
國
政
策
工
具

出
台
仍
多
，
中
國
經
濟
將
不
會
出
現
硬
着
陸
。
盤
活
外
儲
池
水
，
放

寬
民
間
資
本
入
場
，
雙
創
促
就
業
。
他
滿
懷
信
心
指
出
，
今
年
中
國

經
濟
增
長﹁
保
七﹂
有
保
證
。

一
語
激
起
千
層
浪
。
李
克
強
總
理
此
話
不
是
口
水
秀
，
實
際
為
全

球
股
市
止
跌
回
穩
。
其
實
任
何
投
資
市
場
一
切
講
求
信
心
。
當
然
，

一
番
大
波
動
後
的
投
資
市
場
無
論
是
匯
市
、
股
市
、
商
品
市
場
也

好
，
大
風
浪
後
要
止
跌
回
升
需
要
一
段
信
心
調
整
期
，
慢
慢
消
化
。

美
息
走
向
、
人
民
幣
匯
率
走
向
都
會
影
響
世
界
大
市
。

中
國
勝
利
大
閱
兵
後
，
國
威
更
強
，
證
明
中
國
是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

但
是
軟
文
化
實
力
有
待
提
升
。
歷
史
、
文
化
、
新
聞
等
軟
文
化
的
傳
播
是
關
鍵

所
在
。
縱
觀
內
地
香
港
兩
地
股
市
中
，
有
關
新
聞
文
化
傳
播
的
股
份
漸
受
重

視
，
總
是
新
聞
多
多
。

日
前
，
香
港
工
商
專
業
協
進
會
成
立
十
周
年
，
假
座
洲
際
酒
店
舉
行
慶
祝
大

會
。
會
長
戴
德
豐
、
主
席
朱
蓮
芬
面
子
十
足
，
請
來
了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

副
局
長
楊
潤
雄
、
中
聯
辦
沈
沖
部
長
、
何
靖
部
長
等
主
禮
。
滿
堂
嘉
賓
，
冠
蓋

雲
集
。
連
最
近
忙
得
不
亦
樂
乎
的
亞
洲
電
視
執
行
董
事
葉
家
寶
也
來
捧
場
。
葉

家
寶
受
到
全
場
矚
目
，
替
他
高
興
。
亞
洲
電
視
終
告
順
利
易
主
，
據
聞
中
金
公

司
屬
下
公
司
入
股
。
大
財
團
不
憂
無
水
到
，
希
望
有
關
當
局
能
夠
拆
牆
鬆
綁
，

令
亞
洲
電
視
重
新
走
進
新
時
代
。
祝
福
多
朝
元
老
，
有
忠
誠
亞
視
人
之
稱
的
葉

家
寶
，
前
程
無
量
。

李克強總理是維穩功臣 思旋
天地
思 旋

不
知
道
是
否
因
為
自
己
的
星
座
是
水
瓶
座
的
關

係
，
所
以
向
來
比
較
喜
歡
和
平
，
任
何
事
也
追
求

公
平
，
也
有
一
點
博
愛
的
心
，
所
以
特
別
留
意
一

些
動
人
的
溫
馨
場
面
，
很
易
動
容
。

就
好
像
每
朝
主
持
完
節
目
之
後
，
通
常
我
都
會

在
泊
下
車
子
後
，
徒
步
五
分
鐘
到
附
近
的
茶
餐
廳
吃
個
早

餐
。
在
這
五
分
鐘
的
路
途
當
中
，
因
為
清
早
六
點
多
的
時

候
，
看
到
很
多
長
者
朋
友
已
開
始
做
早
操
，
而
最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
就
是
一
位
年
約
八
十
歲
的
公
公
，
不
斷
在
一

個
範
圍
內
快
步
行
，
後
面
跟
着
他
的
應
該
是
一
個
外
籍
傭

工
，
為
什
麼
會
有
這
麼
深
刻
印
象
？
因
為
看
似
已
經
年
紀

老
邁
的
一
個
公
公
，
但
他
行
路
的
速
度
及
動
作
，
跟
年
輕

人
差
不
多
，
而
跟
着
他
的
傭
工
，
也
好
像
要
用
一
點
力
氣

才
能
跟
得
上
，
那
個
畫
面
就
好
像
一
個
人
趕
時
間
努
力
向

前
行
，
而
尾
隨
的
，
也
要
很
努
力
才
能
追
得
上
。
但
我
相

信
，
他
們
每
個
朝
早
都
做
着
同
一
個
動
作
，
關
係
也
應
該

是
猶
如
父
女
似
的
，
想
到
這
裡
，
我
的
心
在
微
笑
。

其
實
類
似
的
畫
面
，
自
己
也
特
別
留
意
，
除
了
以
上
的

搞
笑
追
逐
場
面
之
外
，
我
也
很
喜
歡
看
見
一
些
傭
工
跟
他

們
的
主
人
有
如
一
家
樂
也
融
融
的
相
處
畫
面
。

生
活
在
這
個
繁
忙
的
都
市
當
中
，
從
一
些
簡
單
的
事
情

中
也
可
以
看
出
一
點
溫
馨
。

我
經
常
乘
搭
電
梯
的
時
候
，
會
看
見
鄰
居
一
些
細
小
兒

女
，
都
是
由
外
籍
傭
工
接
他
們
上
學
及
下
課
，
只
是
憑
着

他
們
的
一
些
對
話
，
已
感
受
到
他
們
的
關
係
猶
如
一
家
人

般
。好

像
有
一
次
，
聽
見
他
們
的
對
話
，
傭
人
姐
姐
帶
着
不

純
正
的
廣
東
話
說
：﹁
今
朝
整
俾
你
食
嘅
雞
肉
三
文
治
好
唔
好

食
？﹂
小
朋
友
：﹁
好
好
食
。﹂
而
這
位
小
朋
友
答
完
她
問
題
之

後
，
還
情
不
自
禁
跟
她
來
個
深
情
擁
抱
，
這
麼
簡
單
的
對
話
，
便
看

得
出
他
們
的
關
係
是
多
麼
的
好
，
就
好
像
有
些
人
說
，
其
實
父
母
也

不
及
傭
工
與
他
們
子
女
的
關
係
這
麼
密
切
。

所
以
在
我
們
的
生
活
當
中
，
只
要
細
心
留
意
身
邊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
無
論
大
小
，
都
會
從
當
中
領
略
到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相
處
其
實
是

多
麼
的
溫
馨
。

雖
然
近
年
也
有
一
些
報
道
揭
發
某
些
主
人
虐
待
傭
工
的
案
例
，
但

我
相
信
大
多
數
的
主
人
也
會
當
他
們
是
一
家
人
似
的
。

喜愛溫馨的場面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這些年，「雅」成了某種時髦，一些人留一把
鬍子，穿個對襟大褂兒和青布鞋，家裡弄一堆仿
古的傢具，說個話寫篇小文，也是半文不古的。
平日裡再喝喝茶，彈彈琴，擺弄擺弄幾塊破石
頭，「弄得自己像從墳地裡刨出來的一樣」，老
樹煩透了：「這是媚雅，最俗不可耐，比媚俗還
噁心。」老樹對此特別警惕，人家寫個文字總想
「示雅」，他卻千方百計想「脫雅」，常常為了
讓某個字更「白」更接地氣，反覆琢磨修改，
「有時跟便秘一樣，費勁。」他笑。
「溪水一旁，住兩間房，擁幾冊書，有些餘
糧。青山在遠，秋風欲狂。世間破事，去他個
娘。」這是老樹畫畫裡傳播最廣的句子之一，尤
其是「世間破事，去他個娘」，大白話上口、給
力，戲謔無奈中又透着幾分曠達，很是傳神，遂
傳誦一時，成為神句。
為營造意境，老樹還常常有意在文字上製造點

「曖昧」。「所有藝術化的表達，必須有曖昧，
才能在觀看時形成張力，曖昧必然有糾結有張
力，才能形成吸引力。」在老樹畫畫中，長衫先
生常常徘徊在山前水邊、花前月下，思念心愛之
人，而畫面上總有大叢大叢的花樹點染怒放。有
一幅畫中，長衫先生肩扛桃花一枝，佇立河邊，
內心好像在糾結，是否渡河看她。「等到春風吹
起，我扛花去看你，說盡千般不是，有意總在心
裡。」這個你我，可以是任何的飲食男女，道盡

了他們在滾滾紅塵中被愛慾所困、欲說還休時的
百般曖昧與糾結。
學中文出身的老樹曾夢想當一名職業畫家。上

世紀70年代末，老樹進入大學，並「瘋狂地迷上
畫畫」。他四處看畫展、尋名師，還曾佔領了學
校的地下室，沒日沒夜地畫。但「畫誰像誰，就
是不像自己」的沮喪緊緊地攫住了他，因為找不
到風格和出路，他最終無奈地停下了畫筆。20年
後的一個晚上，父親因病住院，老樹回到家，心
頭很亂，什麼也做不下去，也睡不着覺，那就畫
畫吧。「我已經有20多年沒畫了。畫了幾張，也
沒當回事。過了兩天，收拾東西看到了，突然覺
得有點意思了，哎，像自己了。面對一盞孤燈，
手握一支破筆，我終於找到了自己。什麼中鋒側
鋒、乾濕濃淡，所有的規矩，統統沒了。我發
現，只要這樣就行了，管別人說怎樣，畫畫就是
這麼簡單。」
如今的老樹已經很享受他的「業餘」了，在這

裡，他找到了他要的自由。「詩也好，畫也罷，
它只是一個顯現與表達的介質，它本身是沒有多
少內涵和深度的。是一個人的眼界、閱歷、人生
境界賦予它真正的內涵」。二十年裡，老樹寫過
文學評論，幹過出版，策劃過展覽，學過燒陶
瓷，做過設計，還搞過裝修，做這做那，似乎跟
繪畫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後來發現，「繪畫者人
生經驗的豐富性和他人生理解上的深度和高度，

說白了是他作為一個人的整體境界，決定了繪畫
的境界。」
這個過程，老樹稱之為「求之不得，不求自

得」。通過這個過程，他拋卻一切教條和羈絆，
找到了藝術創作的自由狀態。「一切表達，無非
是誠懇與自由。」須有誠懇扎進土裡，自由才能
抵達雲端。「有大誠懇在，可見出真的性情與大
的襟懷。有自由之心境，言語無礙，從心所欲。
除了這個，還有什麼？」
「眼前兩碗米飯，心中一粒飛鴻」，這是老樹
最愛念叨的兩句話，也可以說在哲學上代表了他
的創作態度和表達境界。「米飯」是身，「飛
鴻」是心；「米飯」是誠懇，「飛鴻」是自由。
在他眼中，人要做實實在在的事情，這是肉身的
安頓；但是怎麼看待自己幹的事情，如何不為現
實限制自由的內心，才更為重要。靠着藝術創作
的誠懇與自由，老樹畫畫每每讓糾結焦慮的現代
人從眼前緊繃的現實中逃離，鬆快一下身心，飛
上雲端做做夢。在老樹的畫裡，你自可以「俗身
在單位，雲心赴天涯」，做完夢回來換副心情，
再來對付眼前的現實，可能就沒那麼糟了。
有人說老樹畫畫逃避現實，老樹對此大不以為

然。如果非說逃避，他「逃避」的只是物質現
實，只是放棄了外在的無謂求索，直面自身更隱
秘、更豐富甚至更疼痛的內心現實。而又因了創
作者之於人生觀察的深度和寬度，引領觀者找到

內心的自省和自覺，讓他們的心飛出塵土，在雲
上開花，並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自己對自己的撫
慰、開解和療癒，「曾經負薪亂山中，夢想很
多，糾結不少，心中憤憤總難平。如今扛荷殘月
下，風吹一縷，蛙鳴幾聲，自向雲水無盡行。」
老樹最近去了一趟嘉峪關外，回來手繪了一本連
環畫樣式的小品集冊，有場景有敘事，一幅畫面一
幅文字，幀幀相連，畫面簡淨，文字憨拙，取名
《西行記》。「長長的商旅駝隊走過去。佩劍的羅
馬兵士走過去。帶面紗的樓蘭姑娘走過去。取經的
僧侶走過去。大片的莊稼跟了去。無數的牛羊跟了
去。洶湧的河流跟了去。喧鬧的城市跟了去。遍地
的花兒和顏色席捲而去。我站在這條乾涸空寂的道
路上。曠野吹過大風。」老樹手指圖文，一個字一
個字地唸下來，聲音低沉卻頓挫有致，偌大的辦公
室空蕩蕩地迴響着他的唸白，讓人一時彷如置身曠
野，頓生蕭然古意。
「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我很喜歡自己
現 在 的 狀
態 ， 」 老 樹
說：「此時此
刻 ， 待 在 這
裡 ， 一 意 簡
淨，認真地做
着手裡的事，
得一份平靜，
就可以了。」

老樹畫畫：土裡出發雲上開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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